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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流传着大量与

三国相关的传说故事。其中关羽之子关索随诸葛武

侯南征的英勇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然而，查阅三

国时期的文献，却找不到相关人物记载。

关于武侯南征事迹在西南的传播，苍铭认为武

侯传说始于滇东和滇中，后来随着移民传播到滇西，

在明清官员的渲染下成为信史，促进了夷汉文化交

流[1]；罗勇从诸葛武侯南征事迹的产生、永昌地区的

遗迹与传说及武侯祠等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明代永

昌地区武侯的出现，是当地民众与明朝统治者相互

互动的结果。[2]关于关索的形象及来源，薛若邻指出

其多见于方志、史乘及笔记小说中。[3]刘海燕认为关

索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不是真实历史，在此基础

上探讨了关索形象在历史典籍与民间文学中的不同

和演变。[4]陈芳则梳理了云贵川方志中蜀汉南征相

关遗存。[5]李雨桐、张轲风认为西南地区的“关索岭”

是明清地方官加强管控的结果，重建了中原王朝与

云南政治关系的互动记忆。[6]这些研究较少涉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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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传说进入西南前后的变化、传说及信仰背后的人

群和地域社会的发展。为此，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

理与分析，本文从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地区的过程入

手，探讨在明代军队进驻及卫所制度推行于西南的

背景下，关索传说及其信仰如何凝聚军人群体、强化

汉人的身份认同。

一、关索传说传入西南

关索的人物形象最早出现于宋代，在《三朝北盟

汇编》《武林旧事》《宋江三十六人赞》等文学作品中，

“关索”是武功高强的民间英雄的代号。在元末明

初，受民间三国传说广泛流传的影响，关索的人物形

象发生了转变，由身份不明的武功高强之人的代号，

变成三国时期关羽之子。在元代最早的三国故事

《三国志平话》中，关索首次作为三国人物出现：“引

二万军出战，关索诈败，吕凯赶离城约三十里，人告

吕凯言，诸葛使计夺了不危城。”[7]129元末明初的说唱

词话《花关索传》，更是以关羽之子关索为主角 [8]1-67，

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关索从出生到认父，后来成为

将领的故事。

受元末明初文学作品的影响，关索为关羽之子

的传说和故事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并为普通百姓

所熟知。云南、贵州等地位于西南边疆，地形多山，

多民族杂居，虽与中原保持联系，也处于王朝的管理

控制下，但关索的传说在明代之前并未见于西南地

区的文献记载。明初，关索传说出现在西南地区，

“索，关汉寿侯长子，从武侯南征，凡凿山通道多其

力”。[9]关索在西南的叙事中是开道的三国将领形象。

关索传说怎样由中原传入西南？以“关索岭”为

例考察当时云南、贵州方志的记载可知，洪武十四年

（1381），为收复云南，朱元璋派傅友德和沐英领兵从
普安、乌撒路进入西南。“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

克普定，城水西，充总兵官，剿捕诸蛮。遂由关索岭

开箐道，取广西。”[10]卷 130自然景观往往给人以强烈的

视觉冲击，作为入滇门户和行军途中的天然险要关

隘，山岭成为中原军队认识西南地区的重要地理标

识。风景不仅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人们还制
造风景，与此同时，被风景制造和规定。[11]“关索岭”

因地势险峻又处在入滇必经之路，需挂索以行而得

名，“去州北三十里，高可三十余丈，以其险峻，必引

之以索而后能度，势若关隘然。”[12] 112中原军队进入

西南，带来了他们所熟知的文学故事与传说。而诸

葛亮征战南中的历史，使三国的传说在西南地区影

响极大，故成为当时在军队间流传的主流叙事。军

队将士初入西南多山之地，因征战需要对地形格外

关注，他们沿途注意到许多山岭地理位置险要，需

挂索方能通行。结合平时听到的三国传说，将士们

便将关索故事附会于此类山岭之上，关索岭之名亦

由此传入西南。清人王士禛在其著作《池北偶谈》

中写道：“云南平彝过曲靖，晋宁过江川皆有关索

岭”。[13]466-467名“关索”的山岭在西南地区并不仅仅是

一座山岭，而是汉人对行军路途中关隘口一些山岭

的称呼。

三国传说随军队传入西南，关索的故事在重要

关隘口得以凸显和保留。同时，关索的形象也在中

原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冲锋与驻守的新内

涵。关索传说在西南最初的故事情节是：三国时期

的汉将关索随诸葛武侯南征至此，在进军途中冲锋

陷阵，最终奉命驻守此地。当地人佩服其英勇与坚

守精神，遂将山岭命名为关索岭。基于明初军队奉

命收复云南这一史事可以推知，关索传说是明代汉

人将领在自己熟知的三国故事的基础上，结合明初

西南地区武侯南征的叙事体系，并融入军人入滇时

的一些元素建构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索的故

事其实是对汉人军事群体自身生活的反映。

二、军卫移民与关索传说在西南的扩散

关索传说随军队的进入与驻扎而传入西南地

区。蜀汉时期武侯南征的事迹奠定了关索人物形象

在西南地区的基调，后世军人收复西南、冲锋驻守的

经历则为其发展铺就主线。至明代收复西南，卫所

的设置、屯军和大量移民的进入，推动关索传说在西

南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自洪武始，朝廷除在收复地区驻军外，还迁入大

量汉人移民，并设置管理部门。明王朝对收复地区

采取的是土司治当地少数民族，卫所治汉人的管理

方式。“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

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

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故卫所所治

皆中国人。”[14]P336建有军事管理体系的卫所管控地方，

明初迁移过来的汉人多处于卫所的管理之下。因这

些卫所人员的主要构成是武官、军队及其家属还有

后代，其军事属性和对收复西南的记忆仍保留在卫

所人的心中。面对与中原迥异的气候和地域环境以

及苗、罗罗、仲家、仡佬等当地族群，来自中原的汉人

军士和百姓很容易受到冲击，这种冲击反过来强化

了汉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身份意识。运用三国传

说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正是这种对中原汉人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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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文化层面的表达。随着三国传说在卫所间的

传播和扩散，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卫所为基本单位进

行传播的“三国传说圈”。

三国传说人物甚多，诸葛武侯尤广为人知。卫

所社会丰富了这些传说，诸葛营、泉的传说出现在各

地。以今关岭一带为例，当地流传着诸葛亮征服夷

帅孟获的传说，红岩碑文被认为是诸葛亮当时教夷

人习礼仪尊卑的图谱，晒甲山、诸葛洞、关索岭等地

名也反映出当地人民对蜀汉的思念情怀。[15]天启《滇

志》中记载永昌府有诸葛营、诸葛井、诸葛灯等与武

侯有关的古迹，其中描写诸葛营：“在府南十里，武侯

屯兵之所，及还，汉人遗此者聚族而居，至今呼为旧

汉人”[9]145关索在地方上的传说仍是以武侯南征为主

线，同属永昌府的永平县，“东北五里有关索寨，寨下

有洞，首尾相通，樵牧过之，尝闻洞中有戈戟声。”[9]146

作为三国传说的一部分，关索传说也在卫所中被保

留下来。

自明初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地区后，主要在云南

澄江府的新兴州、江川县、寻甸府马龙州、贵州永宁

州、乌撒卫、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四川叙永等地

流传。贵州安顺永宁、镇宁地区，乃入滇的门户，是

汉人进入西南的要道——普安路上重要的关隘。洪
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在这里设置州卫同城的安
庄卫（属镇宁），又在安庄卫之下设置关索岭守御千

户所，“所城南五十里，洪武二十二年置，关索岭鸡公

背二堡寻并鸡公背入关索岭，二十五年改为所。”[16]卷 7

所城建制完全，弘治年间又增设关索岭仓[16]卷 7。云南

澄江府附近为卫所管理范围，江川、晋宁的关索岭，

其附近有大量卫所屯田和住户，“云南左卫五所屯

田，在河阳县各乡军旗与民杂耕；云南左前广南三卫

屯田，在江川县。”[17]卷 6寻甸府马龙州交界的杨磨山，

又称关索岭，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木密千户所，驻
扎大量汉人军队。

关索传说流传的地区，多位于西南重要的交通

关口，地势险要，为入滇或连通云南的要道，这些地

区对中原王朝控制西南至关重要，故需加强管理。

关索传说中所蕴含的冲锋、守关等精神，恰为当地卫

所社会所需。面对不同的生活习俗以及当地族群不

时的侵扰，卫所中的军士与汉人百姓激发出对自身

汉人身份的强烈认同。为了不造成“士卒皆中国之

久戍边境，习其风土之气”[18]270，这些在崇山峻岭间扎

根的汉人更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标识，以从思

想文化层面汇集中原和汉人的共识，强调卫所移民

的身份，凝聚众人。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并在地方上

传播发展，正是汉人大规模进入西南后，在洪武初年

入滇军队所创造的关索形象基础之上，对家乡的文

学与传说不断丰富的结果。其实质是军人群体对于

自身身份在文化上的一种表达。

除明初形成的“关索作为先锋随诸葛亮南征”这

一主线传说外，随着卫所人群在当地的生活和发展，

关索形象逐渐与地方特色元素结合，生发出新的故

事情节。明中期，各地已衍生出丰富的单元故事。

在贵州永宁州的安庄卫地区，关索岭山畔出现关于

关索的坐骑马跪泉的遗迹和传说。“在关索岭畔。

索，羽之子，从丞相亮南征，开道过此，渴甚，忽所乘

马跪地，泉涌出，军士以济。”[18]171行军途中，开道遇

阻，又缺少饮用水源，这时奇迹出现，关索所乘之马

忽然跪地，泉水随即涌出，解决了将士们的缺水困

难。这则流传在安庄卫地区的传说，虽以关索的坐

骑为主角，却丰富了关索开道的艰辛过程，并拓展了

其征战西南的故事情节。在永宁卫地区，也出现了

关于关索石的传说。“在卫城南二三十里大道之旁。

故老云：昔关索南征，恶此石截道，以戈鐏击之，石破

为二：一留道旁，一飞坠道东。地名落石，今其析痕

宛然。”[18] 316关索石的传说出现在明中期的文献中，

卫所内的汉人建构了关索劈石开道的故事，以此替

代其他地区关索岭的功能。当地卫所内的移民借关

索石的传说来强调自身汉人军士的身份。

到明中期，与关索相关的传说和遗迹在关隘附

近的卫所社会间流传。卫所管理下的汉人移民，则

不断对关索的地方性传说加以建构。除上述安庄卫

的马跪泉、永宁卫的关索石，还有永昌府的关索寨、

安庄卫的晒甲岩和鲍三娘墓等传说和相关遗迹。正

德时期的《云南志》中记载：“在永平县东北私立，周

回三里，所传蜀汉将关索所筑。”[17]卷 13“安庄卫亦有关

索岭，其西有晒甲岩，下有马跑泉，皆昔时遗迹。”[9]552

西南地区各卫所间的持续层累缔造，使关索的故事

越来越丰富。

三、关索信仰与身份认同

随着明代经营西南政策的实施和汉人卫所社会

的发展，关索传说在地域间不断层累，影响力扩大。

到明中期，随着卫所汉人群体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逐

渐形成和强化，关索“关羽之子、蜀汉将领”的身份标

签深入人心，并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

信仰。弘治、正德时期，关索庙宇大量出现在西南各

地的记载中。“在顶营长官司治东极高峻，周四百余

张诗琦·关索传说与明代西南地区汉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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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上有关索庙因名。”[18] 169代表地方信仰的关索庙

出现在关索岭上，如安庄卫、乌撒卫、永宁卫、云南几

卫及屯田地区，永平御、木密千户所等卫所管理地区

已有关索庙宇。“使府治西二十五里，提古资铺东峰

峦高耸坡坂陡峻威灵赫奕，行者过庙下惴惴不敢慢，

相传关索从诸葛亮南征命守关隘，故令险要之处皆

有庙。”[17]卷 6关索作为地方信仰影响力的扩大，说明

这一时期卫所汉人群体对本身军事移民和汉人身份

的认同达到一个高度。“关索”在卫所间的影响力进

一步提高，已跳出口头传说的范畴。

文化的向心力对于一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至关

重要。作为地方信仰象征的关索庙的出现，以及与

之相关的祈祷内容，体现了当时卫所社会凝聚力的

精神内核。嘉靖时期的《寻甸府志》明确记载了关索

享祀的原因。“按祀，文庙尊师重道也，祀社稷春祈

秋报也，祀山川风云雷雨载生载育也，祀厉鬼有所归

也，祀城隍御灾捍患也，祀旗纛关王关索扬威振武以

靖地方也，祀去思崇德政也。”[19]上卷旗纛、关王是扬威

振武靖地方的神灵，属于全国性的军事祭祀，依照国

家祭祀规定在西南地区设立。关索在西南地区的卫

所中被祭祀，起到的作用与旗纛和关王相同，并享卫

所武官的军礼祭祀。可见直到明中期，关索还承载

着明初军人移民的记忆，不断强调他的军事属性。

嘉靖《贵州通志》中，有一则对当时卫所武官和将士

信仰关索的记载：“虽秩祀西南固宜，百余年来，居人

雨阳、兵疫必以告，惟曰有征，弗靖者悔祸，惟曰有

神。呜呼，此非有功德于民者欤？惟求用祀兹土亦

宜。正统时，麓川夷拒顺，靖远伯王公师行以告凯，

还，命所人拓其祠宇，毋仍陋，是故有有感之者。昨

戊子，武定夷亦拒顺，旋复殄平，大司马松月伍公归，

登诗帛告成事曰‘繄所人其亟图诸石，以表志先烈毋

坠’。”[12]卷 7

通过碑刻的记录，可以看到卫所中的人祭拜关

索的情况。“有功德于民，固祭祀于兹土”，关羽和关

索父子身上拥有的为光复汉室征战边关虽死犹不悔

的精神，与卫所将士为王朝收复西南和驻守边关的

决心相同，可以引起共鸣，成为代表他们群体行为的

精神象征。对于扎根西南的卫所汉人而言，在潮湿

有瘴气的环境下，确保身体健康、防止疫病是日常生

活的基础；驻守当地的重要责任则是应对战事、守卫

边关、平息战乱。卫所每逢重大军事活动必先祷告，

成功镇压反叛后，则会拓建关索的庙宇。关索信仰

体现的军事祭祀属性，使西南地区卫所中的将士通

过三国南征和关索传说，向当地宣示自己汉人统治

者的身份，借此与西南原有的族群形成区别。这一

方面可突出卫所军士的属性和群体特征，另一方面

可以从精神文化层面强化统治，并在潜移默化中引

导当地民族向汉。

关索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引起了汉

人官员的注意。他们作为中原王朝派驻西南的治理

者，本身肩负着管理地方、引导民众的任务，因此对

关索传说与信仰在当地的传播和影响颇为关注。此

外，一些文人与游历者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伍文定

身为兵部尚书，比较了解卫所将士的生活情况，故能

洞察关索传说在地方之传播与发展对汉人身份认同

及王朝地方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借征讨武定

凯旋之际，进一步强调关索传说中体现的忠勇气概

和关索信仰在所人生活中的作用，从官方角度认同

了关索在卫所社会中的发展。

同样关注关索信仰在西南地区影响的，还有杨

慎。杨慎正德六年（1511）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因大礼议之争为帝所怒，下狱削籍，贬云南永昌卫

（今云南保山），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滇程记》《滇载

记》《南诏野史》等为其所作，在杨慎所作的诗中，也

有吟咏关索庙的诗句：“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

凌青霞。千年庙貎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月捷

西来武露布，天威南向阵云赊。行客下马一酧酒，候

旗风偃寒吹笳。”[20] 卷 11同样是对三国英雄气概的渲

染，杨慎通过对关索岭地势之险峻与关索庙承载意

志的描写，来隐喻卫所将士在西南的生活面貌。希

望他们能如关索一样浩气长存，为国坚守边关。伍

文定、杨慎等官员和文人并非不知道关索是传说中

的虚构人物，但关索在西南借诸葛武侯南征事迹而

产生和发展，已融入卫所汉人建构地方社会的进程

中，成为有军事背景的汉人强调自身身份的标志。

诸葛武侯南征具有团结西南民族，稳定边疆的历史

贡献，官员们正好借关索在地方上的影响，以“威慑”

地方，推行“教化”。

四、结语

“关索”这一人物形象在洪武时期汉人军队收复

西南的背景下，借助诸葛武侯南征的历史事迹，与行

军路上重要关隘处的山岭结合，在地方扎根，成为中

原文化传入西南的载体。随着明代卫所建立和大量

汉人移民的进入，面对与中原迥异的西南多民族社

会及其边疆属性，军事移民不断建构并丰富了属于

卫所社会的关索传说。明中期，关索传说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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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地方信仰，通过日常征讨、平叛和疫病时的祈

祷，不仅凸显了明代西南地区卫所社会生活的重心，

也加深了汉人的身份认同。

明朝收复西南后，华夏与边夷的意识形态成为

主导“西南”历史叙事的框架。诸葛武侯南征作为真

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被拆解为传说、地景、信仰等

形式，融入百姓生活，并被创造成一套可以反映当时

需要的叙事体系。移民西南的汉人正是这个叙事体

系的创造者。关索可谓武侯南征在地方建构中的典

型案例。关索传说、关索岭和关索信仰在西南的产

生和传播，属于明代汉人创造的三国南征历史叙事

的一部分。汉人身份的卫所军人和文人官员通过支

持关索的传说，来强调卫所军人群体的汉人身份，在

西南地区建立正统叙事，进而推动西南边地向国家

正统秩序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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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6页）纷建立工农政权和工农武装组织，一些
地方还成立了政治保卫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川滇黔

游击队等。据不完全统计，仅遵义县就有回龙山乡、

团溪、尚稽、南白镇、茶山关、刀靶水、三合市、老君关、

三岔河等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及其他革命群众组

织。[5]在党和红军的宣传鼓舞下，遵义工农群众积极

支持并参加红军的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有力保障

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而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

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中国革

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

红军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摆脱了

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夺取了长征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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